
神秩下的成长发展与圣杯的寓意

———沃尔夫拉姆的 《帕西法尔》

谷　裕

　　内容提要　中世纪宫廷骑士史诗 《帕西伐尔》演绎了同名主人公成长发展为亚瑟骑士和圣

杯骑士的历程。它与现代成长发展小说存在本质不同。主人公成长发展于神秩之中，道路是神的

召叫和恩宠，取代个体和内在性的是共同体和公共性，时空具有救赎和终末意义。圣杯喻指成长

发展的终极目标，即灵性引导下的世俗统治。

关键词　 《帕西伐尔》　成长发展　圣杯寓意

　　埃申巴赫的沃尔夫拉姆 （Ｗｏｌｆｒａｍｖｏｎ

Ｅｓｃｈｅｎｂａｃｈ）以法语的 《圣杯传奇》为蓝本，

改写兼创作出中古高地德语的宫廷骑士史诗

《帕西法尔》 （Ｐａｒｚｉｖａｌ）。
①
史诗以主人公帕西

法尔的成长发展为线索，演绎了他成为亚瑟骑

士和圣杯骑士的历程。史诗大致成书于１２００

至１２１０年间，有近２５０００诗行，８０多个手抄

本，是当时篇幅最长、流传最广的宫廷骑士史

诗。中古德语文学学者卡尔·拉赫曼在１８３３

年出版的校勘本中，以手抄本中华丽的开头大

写字母为界，将 《帕西伐尔》划分为今日通

行的１６回。

史诗结尾这样写道：“谁的一生，若未因

肉身之罪，把神从心灵中典当出去，或以他的

价值得了世人的眷爱，那他的努力就没有白

费。” （８２７，１９以下）
②
这概括了贯穿帕西伐

尔成长发展的俗世和神圣两个范畴。梅·盖哈

德在其论述德语成长发展小说的经典著作中把

沃尔夫拉姆的《帕西伐尔》列为德语第一部成

长发展小说，她使用的是广义的 “成长发展

小说” （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ｓｒｏｍａｎ）概念，而非 “人

格修养小说” （Ｂｉｌｄｕｎｇｓｒｏｍａｎ）。后者是对启

蒙中晚期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成长发展小说的

描述，是启蒙目的论和对人乐观认识的产物。

盖哈德使用广义概念，正因为她看到，《帕西

伐尔》与启蒙以后作品不同，它是一部救赎

意义上的小说。主人公作为被遴选和蒙召之

人，不是向着一个线性的目的论意义上的目标

前行，而是朝着一个终末的救赎意义上的目标

发展。
③
但另一方面，盖哈德又认为，《帕西伐

尔》演绎了一个个体如何走入社会，经过错

误和迷茫，最终完成从外在向内在转变，并达

到与外在社会融合的过程。主人公成长发展的

目标是生理和心理意义上的成熟，圣杯便是这

种 “成熟”的标志。
④
盖哈德认为，史诗同样

体现了德意志特有的 “个体性”和 “内在

性”。
⑤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帕西伐尔》开

辟了德语成长发展小说先河。这样一来，盖哈

德实际上又把 “人格修养小说”的内涵置换

到中世纪作品，以启蒙以后的问题意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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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社会语境中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个体的自我

发展及内在性问题———为标准，去分析和解读

中世纪的骑士史诗。其结果就是把所谓德意志

特性移植到中世纪，或者为德意志精神找到了

历史支持。盖哈德的著作初版于１９２６年，当

时的德语文学研究仍然延续１９世纪传统，肩

负建构德意志精神的使命，盖哈德的论述并未

脱离这一语境。

事实上，沃尔夫拉姆的 《帕西伐尔》在

成长发展的前提、目标、道路乃至时间和空间

等重要元素上，与启蒙以后现代意义上的

“人格修养小说”如维兰德的 《阿伽通》或歌

德的 《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相比，存在

本质不同。只有将作品置于中世纪宫廷文化语

境考察，或可接近其本来寓意。
⑥

《帕西伐尔》所描述的是一个神秩下的有

序世界。史诗虽然情节复杂，人物关系盘根错

节，但所有人物事件均处于某种关联之中。面

对复杂多变的世界，面对历史，人并没有失去

一个完整的图像。这首先表现在史诗大团圆的

结局，所有人物和事件、历史和当下汇聚在

此，在终末事件和稳固的家庭及统治秩序中，

获得各自发生和存在的意义。在这样的秩序

中，帕西伐尔成为圣杯王这一事实，或者说他

的目标，是既定的、明确的、不变的。史诗所

要演绎的，只是如何去实现这一目标。帕西伐

尔首先要具备亚瑟骑士的美德，成为一名标准

亚瑟骑士，然后再接受圣杯引导，升华为圣杯

骑士。克服愚蒙、成为智者和道德完善的人，

只是他成长发展的第一步，他还需要接受灵性

引导，成为集美德与神性为一身的君王。现代

成长发展小说探讨的是个体与社会关系问题，

寻找的是个体意志与社会责任、个人情感与社

会秩序、内在追求与外在要求之间的平衡，归

根结底是人以及人与人关系问题。 《帕西伐

尔》所面对的是人如何领悟圣杯的秘密和神

的旨意，归根结底是人与神关系问题。这也是

主人公第一次错过那关键一问之寓意所在。失

败表面上是帕西伐尔心智未定的表现，而事实

上是因其 “人之天性尚与神性相去甚远”。它

与其说是一般心理意义上 “不成熟”的表现，

不如说是精神和心灵尚未得到提升的证明。
⑦

在既定目标不变的前提下，帕西伐尔产生

过对神的 “怀疑”、“仇恨”，甚至提出与神断

交，他受圣杯女使诅咒后自我放逐，宣泄痛苦

和愤怒。但这不同于现代小说中主人公的痛苦

和迷茫。现代主人公高昂自我意识，抱定一个

人格完善的目标启程，试图完全凭借自身力量

达到个体的成熟与完善。而当其个体意识、自

我实现的要求与外界产生无法克服的张力时，

便产生两种结局：主人公要么以断念和妥协告

终，要么以人格分裂和无出路的悲观结束。这

些迹象在 《帕西伐尔》中并不存在。生活在

中世纪的帕西伐尔不可能对神的存在产生本质

怀疑，他的怀疑是由怨恨产生的不信任，是

“因对神缺乏知识而产生的信仰上的动摇”，

是 “缺乏知性所致”。
⑧

同样基于基本前提的不同，史诗对主人公

帕西伐尔成长道路的描画，围绕他的被选和蒙

召两个基本特点。主人公的成长发展和道德完

善，不是跟随自我内在的心声。伦理在 《帕

西伐尔》中不是 “自律的范畴”，认为人的发

展依循 “个人禀赋”或 “内在法则”的想法

不免 “过于现代”……
⑨
帕西伐尔的救赎或成

圣之路是跟随神的召叫，完成神谕的使命。史

诗在帕西伐尔出场时一方面着力描写他的愚

蒙，一方面又极言他的俊美，此间意图莫过于

以愚人和看似荒唐的举动来反衬主人公的被选

和蒙召。帕西法尔初到亚瑟宫廷时，史诗称之

为 “神的杰作”，再至时称其有 “男人的雄

武”和 “青春的美丽”，在沐浴一节又称之为

“完美的人子”。美的形体和容颜在中世纪是

为神所遴选的标志。帕西伐尔 “神采奕奕的

美显示出他神赐的魅力，表明他是受遴选之

人，预示他日后作为圣杯王的 ‘王者气象’

（ｓｐｌｅｎｄｏｒｉｍｐｅｒｉｉ）”。
⑩
帕西伐尔成为圣杯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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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是蒙召而至。圣杯共同体建立在神谕之

上，其成员均为蒙召之人，是神所喜悦者，神

的意志在这里取代了人的意志和血缘谱系。神

所选定的，非人力可以阻挠。母亲极力阻挠，

却无意中为帕西伐尔更澄明地领悟神谕作了铺

垫。帕西伐尔离开荒林入世时如同一块白板，

既没有父亲、领地、名誉、修养，也不谙骑士

世界的规范和习俗，甚至没有对神的认识。单

纯使他远离骑士世界的沾染和束缚，为接受神

谕做好准备。自此一切外在因素，包括自己的

努力、他人的教育引导，不过是在帮助他跟随

神的召叫。

人或许可以凭借骑士之功成为完美的亚瑟

骑士，但若达至精神和灵性世界，则离不开神

的恩典。作为被神遴选和蒙召之人，帕西伐尔

的救赎依靠的是赎罪和神恩，而不仅仅是业

功。启蒙以后的成长发展小说以主人公的行动

和反思为核心，推动主人公达到新的认识的是

他在实践中的成功或失败。而帕西伐尔在成为

亚瑟骑 士 过 程 中，尚 践 行 了 骑 士 之 功

（Ｒｉｔｔｅｒｄｉｅｎｓｔ）和爱情之功 （Ｆｒａｕｅｎｄｉｅｎｓｔ）。但

在他 “真正的历险”，即成为圣杯骑士过程

中，业功却完全退避到后台。史诗不再正面描

写帕西伐尔的行踪，取而代之的是嘉万的历

险。史诗对骑士之功的反讽在于，帕西伐尔只

要行动，或曰行骑士之功，就势必伤及同族，

直至几乎重演该隐和亚伯的悲剧。“骑士的勇

武无济于事”，这是隐士对帕西伐尔的劝诫，

仅以骑士之功无法达至圣杯。若想成为圣杯骑

士，就必须放弃骑士的高傲，成就谦卑和怜悯

之心。
瑏瑡
那关键的一问，昭示了通往圣杯的道

路是同情和怜悯，是对神性的感悟。在亚瑟骑

士世界中，借助武力的解救总是与暴力相伴而

生；在圣杯骑士的世界中，救赎不再需要

武力。

同样是寻求救赎，神秩下的救赎不同于现

代人的自我救赎。按现代人的自我救赎，人只

要充分发挥自己的天性，便可以从善如流，不

需要神的恩宠。而对于帕西伐尔，救赎是人的

个人意志与神的恩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中世

纪的理解中，人自从有了原罪，便不可能再依

靠自由意志的抉择获得救赎，用使徒保罗的话

说，就是人已经 “向罪而亡”，不可能再拯救

自己。人只有依靠神恩才能够恢复自由意志，

做出善的选择。 《帕西伐尔》对于神的 “常

恩”（ｈａｂｉｔｕｅｌｌｅＧｎａｄｅ）、“即时恩典”（ａｋｔｕｅｌｌｅ

Ｇｎａｄｅ）以及恩宠与自由意志的关系都有形象

的诠释：帕西伐尔作为受洗的基督徒享有常

恩，却因罪暂时失去了它。
瑏瑢
他不能凭借自身

力量重新站起，而是需要通过赎罪重新获得神

的帮助，即神的 “即时恩典”。帕西伐尔一方

面不可能凭借自身力量获得圣杯，另一方面他

的意志和努力又是获得遴选的前提。
瑏瑣
帕西伐

尔始终未放弃自己的意志，并且按自己的真诚

意志行事，最后终至自由意志与神恩交融的

境界。

《帕西伐尔》既产生于中世纪语境，那么

刻意强调它的个体性和内在性，就无异于把启

蒙以后对个体和内在的理解，投射到中世纪作

品。启蒙以后德语文学中个体性和内在性的形

成，除却个人意识形成、个体对自我和世界的

思考取代了对神的冥想之外，还具有特殊的社

会政治原因：一方面，德意志小邦分立，缺乏

统一和广阔的社会生活，市民阶层无法参加实

践并施展政治抱负；另一方面，以市民或下层

贵族为主体的有教养阶层，因等级制度的限制

而无法进入公共政治生活，无力改变外在世

界。
瑏瑤
个体性和内在性于是具有双面特征，它

既是通向自我认识的道路，又是回避现实和公

共生活的借口；它既可以引向深刻思辨，又会

阻碍有效行动。不断退避到自我内心世界、无

休止的形而上的思辨、自我剖析和自我省察，

成为这种个体性和内在性在文学中的表象。而

这些特征在 《帕西伐尔》中并不存在。帕西

伐尔始终移动在骑士共同体里。他虽然是一个

成长发展的个体，却不孤立于整体而存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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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我和世界的认识在共同体中进行，更确切

地说，是在家庭、婚姻和亲属网络中进行。帕

西伐尔 “认同的基础不是个体性以及个人性

格，而是亲属和婚姻关系，即与他人的合而为

一”。
瑏瑥
主人公在人生旅途所遇到的，并非一个

个毫不相干的陌生人。无论对他有教益、有帮

助、有启发的男人、女人，还是与他交战或为

他所杀戮的骑士，所有人都处于一个庞大的亲

属网中。这不仅寓指所有的杀戮都是血亲相

残，而且象征所有人都属于一个大家庭。在骑

士共同体中，人们通过亲密的接吻礼来互致欢

迎、表达和好。节庆、聚会、联欢、相遇、重

逢把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帕西伐尔可以孤独行

走，但却没有陷入陌生和孤独。相反，通过他

这个纽带，圣杯共同体与亚瑟共同体联结为一

个骨肉相亲的大家庭。它因圣杯共同体而突破

了血亲宗族的范畴，因与东方的联姻而具有了

普世性，它寓指救赎意义上人类的大家庭。个

体所关注的不是与身外社会或世界的对话，而

是如何与这个族类一同把目光投向上方，祈祷

人类的救赎。从这个意义上讲， 《帕西伐尔》

的主人公是共同体中的一员，是表达类别的个

体，而非现代意义上有着明确自我意识的

个体。

与之相应，帕西伐尔的成长发展与其说是

由外在转向内在、不断内化的过程，不如说是

“沉思人生”（ｖｉｔａｃｏｎｔｅｍｐｌａｔｉｖａ）与 “行动人

生”（ｖｉｔａａｃｔｉｖａ）交替作用的过程。史诗中，

主人公的静避沉思与出世行动富有节奏地交替

出现，贯穿情节始末。每次静避沉思都出现在

盛极之时，而且都在为下一个行动高潮做准

备。帕西伐尔走出荒林，便步入公共领域。从

此，他的内在气质和内心活动就与外界发生关

系。他的遴选表现为美的容颜，他的喜悦照应

宫廷的联欢和庆典，雪地上的血滴昭示他的迷

茫和伤感。史诗并不透过内视角窥视帕西伐尔

的内心世界，而是通过描画展示它与外界的联

动和照应。从史诗整体结构考察，可以说帕西

伐尔成为亚瑟骑士的过程体现了 “行动人

生”，成为圣杯骑士的过程则经历了 “沉思人

生”。其间的转折就出现在圣杯女使在亚瑟宫

廷对帕西伐尔的诅咒。帕西伐尔随后退避到后

台，为最后行动的高潮———即解救圣杯堡，成

为圣杯王———做精神上的准备。史诗结尾，主

人公任何内在升华，都集中表现在成为圣杯王

这个外在事件上。在这个公共政治事件中，主

人公成为共同体和公众的核心，肩负守护圣杯

的责任。帕西伐尔最后的归宿，即他圣杯王的

身份，以及象征共同体价值的圣杯，决定他必

定生活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或 “沉思人生”

与 “行动人生”的交替之中。

与 《帕西伐尔》成长发展的特殊性相应，

史诗中的时间和空间无法用现代客观标准衡

量。它们是救赎意义上的时间和空间。史诗中

的地名由真实存在和文学虚构两部分组成，但

均非地理意义上的地名。真实地名涵盖了欧亚

非三大洲，除中世纪欧洲本来就掌握的名称，

还加入了通过十字军东征了解到的东方地名。

但史诗并未描写主人公在这些地方的活动，它

们只是为表达普世概念而虚设的指代。至于帕

西伐尔成长发展的重要驿站，如苏尔塔纳荒

林、辛古娜的栖居之地、古纳曼茨的处所、隐

士隐居的地方，尤其是亚瑟王宫和圣杯堡所在

地两个最为重要的地点，均为杜撰的地名。在

帕西伐尔成长发展的道路上，它们因救赎意义

上的需要而出现，甚至违反地理上的方位和距

离概念反复出现。圣杯堡的正式名称是 “穆

萨威舍”，它忽然出现在帕西伐尔历险的路

上，因他的过失而变得空无一人，在帕西伐尔

放下骑士之剑与同父异母之兄和好后，重又出

现。可见此 “穆萨威舍”并非地理意义上的

城堡，而是一个救赎意义上的终点。

史诗的时间分为帕西伐尔成长的时间和事

件发生的时间。对于帕西伐尔的成长发展阶

段，史诗并未以具体生理年龄划分，而是以成

圣过程的进阶来衡量。童年寓指他未入世的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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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阶段；接受了古纳曼茨的骑士教育后，史诗

暗示他完成了世俗的成人礼，即骑士的行剑

礼。完婚后，帕西伐尔进入成年，成为亚瑟骑

士；隐士的灵性教育坚振了帕西伐尔的信仰，

寓指为他行了宗教意义上的成年礼，即 “坚

振礼”。帕西伐尔成为父亲和成为圣杯王，几

乎发生在同一时间，喻指他真正成人，肩负起

家庭和公共责任。如果把成为圣杯王看作一项

类似终末的事件，那么帕西伐尔成长发展所经

历的时间就是终末意义上的 （ｅｓｃｈａｔｏｌｏｇｉｓｃｈ）

时间，而非线性的历史时间。史诗事件所对应

的时间，同样是非线性历史的，而是以教会年

为框架，循环往复。中世纪一年以基督的诞

生、受难和复活为周期，
瑏瑦
教会年的开端是复

活节。帕西伐尔赎罪成为新人的时间，被安排

在受难星期五和复活节，从细节上符合中世纪

宗教生活的习俗，也表达了事件的寓意。教会

年的另一个核心节庆是圣灵降临节。宫廷骑士

史诗中，亚瑟王宫的盛大庆典都安排在圣灵降

临节；在 《帕西伐尔》中，主人公被拥戴为

圣杯王的日子同样是圣灵降临节。两者用意显

然都是与圣灵降临进行类比。

与其他宫廷骑士史诗不同， 《帕西伐尔》

综合了亚瑟骑士和圣杯骑士两重母题。圣杯是

成长发展的终极目标。沃尔夫拉姆对蓝本中圣

杯特征与圣杯仪式的改动，不仅增添了圣杯的

基督教象征意义，而且使圣杯和圣杯仪式真正

占据核心位置。那么沃尔夫拉姆讲述的圣杯到

底是个什么东西呢？它是一块石头 （ｌａｐｓｉｔ

ｅｘｉｌｌｉｓ，４６９，７），能供给人日用的饮食，其神

奇力量来自圣体饼，每逢受难星期五有白鸽把

它衔至圣杯。圣杯时有神谕显示，它由圣杯骑

士保护，由童贞女保管。圣杯共同体成员需蒙

召而至，需遵守共同体的守则。围绕圣杯有隆

重而圣洁仪式。由此可见，圣杯包含异教和世

俗特征，同时被赋予了基督教含义。圣杯共同

体并非严格或纯粹的宗教骑士团，它和亚瑟骑

士共同体一样具有宫廷特征，具有一整套宫廷

陈设、礼仪和行为规范，从本质上是世俗统治

者的团体。只不过它的统治是神赋予的，它需

要按神谕执行统治。从天而降的鸽子喻指圣灵

降临，赋予其统治以生命力。

对于圣杯的解释，在上个世纪５０、６０年

代主要集中在宗教层面。
瑏瑧
出于德国天主教与

新教并立的格局，史诗对基督教教义、礼仪、

习俗的再现是否符合正统神学思想和教会要

求，成为研究的核心问题。天主教方面主要从

奥古斯丁的恩宠论、伯恩哈德的神秘主义、维

克多和托马斯的经院神学入手，结合中世纪历

史语境，证明史诗的正统性。新教方面或自由

主义者试图证明德语文学在中世纪就有脱离教

会倾向。
瑏瑨
这样，在 《帕西伐尔》的研究中就

弥漫着 “教派之争”。
瑏瑩
２０世纪后３０年以来，

对 《帕西伐尔》和圣杯的解释出现相对化倾

向。这首先表现在对亚瑟骑士和圣杯骑士的关

系进行了重新定位，淡化了圣杯骑士高于亚瑟

骑士的说法，认为两者更多是各司其职的关

系。圣杯骑士移动在宗教层面，与罪与恩宠问

题相关；亚瑟骑士移动在世俗－社会层面，和

人与人关系问题相关。
瑐瑠

隐含教派取向的研究过于强调作品的宗教

性，屏蔽了中世纪鲜活的世俗层面。而新近带

有相对化和解构倾向的研究，又把圣杯完全请

下神坛。各司其职的说法无异于把世俗和宗教

完全割裂开来。如果回到中世纪日耳曼政教合

一的历史文化语境给圣杯以及圣杯团体定位，

则不难发现，圣杯至少在一个层面上喻指了欧

洲中世纪自查理大帝以来君王努力寻求的神性

引导下的世俗统治。

中世纪对宗教和世俗的理解有别于今日。

世俗统治秩序置于神秩之下。世俗统治者和骑

士不仅是受洗的基督徒，而且必须接受宗教教

育。所谓世俗世界，非今日所理解的教会以外

的世界，而是特指不属于神职和僧侣的范围。

查理大帝以降，君权神授的观念在中世根深蒂

固。基督教在欧洲的确立与日耳曼民族大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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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俗权力的确立相辅相成。基督教脱离原始

教会的理想与日耳曼政治统治融合，信仰传播

与政治扩张相互渗透，最后导致教会和法兰克

王国的相互认同。查理大帝的顾问、盎格鲁萨

克森修士阿尔库因 （Ａｌｋｕｉｎ）如此概括道：世

俗君主的任务是 “在神的怜悯的助佑下，保

卫基督的神圣教会，对外通过武力对抗异教徒

来犯和不信神者的入侵，对内巩固对天主教信

仰的认识”；教会方面的任务是像摩西那样以

举向神的双手来支持君主的斗争。因着神的引

导和恩宠，基督的子民永远战胜与其神圣之名

为敌的人，让主基督之名在普世得颂扬。
瑐瑡
这

样政教合一的团体便是基督徒的共同体

（ｃｏｒｐｕｓ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ｕｍ）。原始日耳曼文化中赋予

统治者的神性 （比如日耳曼部落认为自己的

祖先出自某位神灵），被赋予了基督教的神

性，“君王因此具有统治者和祭司的身份”。
瑐瑢

这样，洗礼是一项宗教事件，也是政治事件，

它是蛮族和异教徒被纳入共同体的标志，也包

含了当时人们和平的愿望。
瑐瑣

基于这样一种基本政体结构，骑士世界，

或者说世俗统治者的世界，与基督教神圣的世

界并非割裂的两个世界，而是两者共同构成一

个整体。基督教给世俗统治提出了新伦理道

德，赋予它灵性和神圣的维度。基督教的伦理

结构和道德要求融入原始日耳曼的英雄主义，

构成中世纪鼎盛时期理想的骑士形象。理想的

骑士教育既包含日耳曼的勇武、忠诚、慷慨和

荣誉感，
瑐瑤
也强调基督教节制、适度、宽容、

怜悯、谦卑的训诫。
瑐瑥
后者有效化解了原始日

耳曼暴力、复仇和血亲残杀的倾向。
瑐瑦
同时，

以神的名义、凭借神恩和召叫组成的共同体，

打破了日耳曼以血缘为基础的组织秩序以及

“人员结合的政体” （Ｐｅｒｓｏｎｅｎｖｅｒｂａｎｄｓｔａａｔ），
瑐瑧

即所谓 “信仰之亲属淡化了血缘之亲属”，
瑐瑨
使

德性和灵性超过宗族和血缘，成为联结共同体

的纽带。在源于基督教的骑士美德中，谦卑和

怜悯始终被置于核心地位。谦卑意味放弃世俗

的高傲，不再怀疑神；意味放弃骑士的高傲，

化比武打斗和爱情之功为礼拜仪式；最后，罗

恩格林的故事还说明，谦卑同时意味承认神的

秘密，不去以人的理智和意志揣摩和刺探神

意。如果说日耳曼的英雄主义具有阳刚之气，

那么基督教的谦卑怜悯便有阴柔之美。《帕西

伐尔》中父系和母系分别喻指阳刚和阴柔的

品质。然而，道德完善本身并非终极目标。史

诗设立了亚瑟骑士和圣杯骑士两个目标，表明

世俗的伦理 “并非最高和绝对价值，而是通

向最高目标的道路”。
瑐瑩
直到找寻到圣杯，帕西

伐尔才成为合格的君主，进入君主和圣人

（ｒｅｘｅｔｓａｃｅｒｄｏｓ）合而为一的角色。圣杯就是

他个人魅力 （Ｃａｒｉｓｍａ，享受神恩）的源泉。

注释：
①　与未完成的法语蓝本相比，沃尔夫拉姆的 《帕西伐尔》

增加了帕西伐尔的身世，补充了结尾，增加和改动了人

物姓名和亲属关系，扩充了隐士一段，最重要的是彻底

改写了圣杯特征和仪式，突出了其基督教特征和神圣性。

②　Ｗｏｌｆｒａｍ ｖｏｎ Ｅｓｃｈｅｎｂａｃｈ，Ｐａｒｚｉｖａｌ，２ Ｂｄｅ．，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

２００４。以下引用原文只给出段落和诗行编号。

③④⑤　 Ｍ．Ｇｅｒｈａｒｄ，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ｓｒｏｍａｎ．Ｂｉｓｚｕ

ＧｏｅｔｈｅｓＷｉｌｈｅｌｍＭｅｉｓｔｅｒ，Ｂｅｒｎ１９６８，Ｓ．４８，Ｓ．２３，Ｓ．

１１，Ｓ．１４，Ｓ．４１，Ｓ．４５．

⑥　参见 Ｗ．Ｊ．Ｓｃｈｒｏｅｄｅｒ，ＤｅｒＲｉｔｔｅｒｚｗｉｓｃｈｅｎＷｅｌｔｕｎｄＧｏｔｔ．

Ｉｄｅｅ ｕ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ｄｅｓ Ｐａｒｚｉｖａｌｒｏｍａｎｓ Ｗｏｌｆｒａｍｓ ｖｏｎ

Ｅｓｃｈｅｎｂａｃｈ，Ｗｅｉｍａｒ１９５２，１２，１５，１６页。

⑦瑐瑠　Ｏ．Ｇ．ｖ．Ｓｉｍｓｏｎ， “ＵｅｂｅｒｄａｓＲｅｌｉｇｉｏｅｓｅｉｎＷｏｌｆｒａｍｓ

Ｐａｒｚｉｖａｌ”， Ｉｎ： Ｈ． Ｒｕｐｐ （Ｈｒｓｇ．）， Ｗｏｌｆｒａｍ ｖｏｎ

Ｅｓｃｈｅｎｂａｃｈ，Ｄａｒｍｓｔａｄｔ１９６６，Ｓ．２２９，Ｓ．１２１．

⑧ 　Ｊ．Ｂｕｍｋｅ，Ｗｏｌｆｒａｍ ｖｏｎＥｓｃｈｅｎｂａｃｈ，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９９７（７．

Ａｕｆｌ．），Ｓ．３３；Ｓｃｈｒｏｅｄｅｒ，ＤｅｒＲｉｔｔｅｒｚｗｉｓｃｈｅｎＷｅｌｔｕｎｄ

Ｇｏｔｔ，Ｓ．２２９．

⑨ 瑏瑩瑐瑩　Ｂ．Ｍｏｃｋｅｎｈａｕｐｔ， Ｄｉｅ Ｆｒｏｅｍｍｉｇｋｅｉｔ ｉｍ Ｐａｒｚｉｖａｌ

ＷｏｌｆｒａｍｓｖｏｎＥｓｃｈｅｎｂａｃｈ．ＥｉｎＢｅｉｔｒａｇｚｕ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

ｒｅｌｉｇｉｏｅｓｅｎＧｅｉｓｔｅｓｉｎｄｅｒＬａｉｅｎｗｅｌｔｄｅ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Ｍｉｔｔｅｌａｌｔｅｒｓ，

Ｄａｒｍｓｔａｄｔ１９６８，Ｓ．２１２，Ｓ．２５０，Ｓ．２１２．

⑩　Ｕ．Ｅｒｎｓ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ｅｌｌｅＬｅｉｂ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ＺｕｒＫｏｅｒｐｅｒｓｅｍａｎｔｉｋ

ｉｍ ｅｐｉｓｃｈｅｎ Ｗｅｒｋ Ｗｏｌｆｒａｍｓ ｖｏｎ Ｅｓｃｈｅｎｂａｃｈ”，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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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ｌｆｒａｍ ｖｏｎ Ｅｓｃｈｅｎｂａｃｈ – Ｂｉｌａｎｚｅｎ ｕｎｄ Ｐｅｒｓｐｅｋｔｉｖｅｎ，

ＥｉｃｈｓｔａｅｔｔｅｒＫｏｌｌｏｑｕｉｕｍ，Ｂｅｒｌｉｎ２００２，Ｓ．１９６．

瑏瑡 　中世纪教会视骑士比武为高傲的表现，会引发渎神以及

傲慢、无节制、仇恨、愤怒和贪婪等恶习，因此大力提

倡谦卑的美德。参见布姆克：《宫廷文化》，何珊等译，

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版，３３８页以下。

瑏瑢 　帕西伐尔的罪主要表现在对神的 “不忠”，其次才是由

“愚蒙”产生的教义或道德上的 “罪责”。因此帕西伐

尔的赎罪主要表现在 “重归信仰”和 “谦卑”。参见

Ｆ．Ｍａｕｒｅｒ， “ＰａｒｚｉｖａｌｓＳｕｅｎｄｅｎ．ＥｒｗａｅｇｕｎｇｅｎｚｕｒＦｒａｇｅ

ｎａｃｈＰａｒｚｉｖａｌｓ‘Ｓｃｈｕｌｄ’”，Ｉｎ：ＷｏｌｆｒａｍｖｏｎＥｓｃｈｅｎｂａｃｈ，

５０－５１，６５，８１页以下。

瑏瑣 　ＶｏｌｋｅｒＭｅｒｔｅｎｓ，ＤｅｒＧｒａｌ．Ｍｙｔｈｏｓｕｎ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

２００３，Ｓ．７８．

瑏瑤 　范大灿：《德国文学史》第２卷，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６版，

３页。

瑏瑥 　参见 Ｂｕｍｋｅ，ＷｏｌｆｒａｍｖｏｎＥｓｃｈｅｎｂａｃｈ，１２７页。Ｓｐｉｅｗｏｋ

也着重批判了主人公自我完善的观点，参见 Ｗｏｌｆｒａｍ

ｖｏｎＥｓｃｈｅｎｂａｃｈ，Ｐａｒｚｉｖａｌ，２Ｂｄｅ，第２卷，６８５页。

瑏瑦 　Ａ．Ａｎｇｅｎｅｎｄｔ，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ＲｅｌｉｇｉｏｓｉｔａｅｔｉｍＭｉｔｔｅｌａｌｔｅｒ，

Ｄａｒｍｓｔａｄｔ２０００（２．Ａｕｆｌ．），Ｓ．４２３－４２４．

瑏瑧 　关于具体解释，参见 Ｂｕｍｋｅ，ＷｏｌｆｒａｍｖｏｎＥｓｃｈｅｎｂａｃｈ，

１０１页。

瑏瑨 　对两方阵营主要论点的扼要综述，参见 Ｐ．Ｗａｐｎｅｗｓｋｉ，

ＷｏｌｆｒａｍｓＰａｒｚｉｖ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ｎｚｕｒＲｅｌｉｇｉｏｓｉｔａｅｔｕｎｄＦｏｒｍ，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１９５５，１７４，１７９页以下。新近研究结论，参

见Ｂｕｍｋｅ，ＷｏｌｆｒａｍｖｏｎＥｓｃｈｅｎｂａｃｈ，１０５页。

瑐瑡 　转引自 Ｌ．Ｅ．ｖ．Ｐａｄｂｅｒｇ，Ｄｉｅ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ｓｉｅｒｕｎｇＥｕｒｏｐａｓ

ｉｍＭｉｔｔｅｌａｌｔｅｒ，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９９８，１０３页。

瑐瑢 　同上，２０８页。查理大帝奠定了日耳曼政治共同体与信

仰和宗教共同体合而为一的基础。另参见 Ａｎｇｅｎｅｎｄｔ，

ＤａｓＦｒｕｅｈｍｉｔｔｅｌａｌｔｅｒ，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ｕ．ａ．１９９５（２．Ａｕｆｌ．），

４０页。以后以保罗神学为基础发展为 “双剑理论”，即

基督执行宗教和世俗双重统治。

瑐瑣 　Ｐａｄｂｅｒｇ，Ｄｉｅ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ｓｉｅｒｕｎｇＥｕｒｏｐａｓｉｍＭｉｔｔｅｌａｌｔｅｒ，２１４

－２１５页。

瑐瑤 　这些品质均为日耳曼采邑制下所要求的美德。参见

Ａｎｇｅｎｅｎｄｔ，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ＲｅｌｉｇｉｏｓｉｔａｅｔｉｍＭｉｔｔｅｌａｌｔｅｒ，４１

页。

瑐瑥 　这种社会行为准则也被称为基督教 “精神要素”的作

用。参 见 Ａｎｇｅｎｅｎｄｔ，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Ｒｅｌｉｇｉｏｓｉｔａｅｔｉｍ

Ｍｉｔｔｅｌａｌｔｅｒ，４６页。

瑐瑦 　原始日耳曼文化中有暴力、残忍的一面，特别是具有复

仇的特点。参见Ａｎｇｅｎｅｎｄｔ，ＤａｓＦｒｕｅｈｍｉｔｔｅｌａｌｔｅｒ，１９０页

以下。基督教尤其在和平理念方面优于日耳曼原始文

化。参 见 Ｐａｄｂｅｒｇ，Ｄｉｅ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ｓｉｅｒｕｎｇ Ｅｕｒｏｐａｓｉｍ

Ｍｉｔｔｅｌａｌｔｅｒ，１８３页。

瑐瑧 　Ｐａｄｂｅｒｇ，Ｄｉｅ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ｓｉｅｒｕｎｇＥｕｒｏｐａｓｉｍＭｉｔｔｅｌａｌｔｅｒ，３０

页。

瑐瑨 　Ａｎｇｅｎｅｎｄｔ，ＤａｓＦｒｕｅｈｍｉｔｔｅｌａｌｔｅｒ，２６２页。

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ｖｉｎｅＯｒｄ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ｏｆＨｏｌｙ

Ｇｒａｉｌ：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ＷｏｌｆｒａｍｖｏｎＥｓｃｈｅｎｂａｃｈ’ｓＰａｒｚｉｖａｌ

ＧＵＹ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ｍｅｄｉｅｖａｌｃｈｉｖａｌｒｉｃｅｐｉｃＰａｒｚｉｖａｌｎａｒｒａｔｅｓｔｈｅｔｉｔｕｌａｒｈｅｒｏ’ｓ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ｔｏ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ＡｒｔｈｕｒｉａｎａｎｄＧｒａｉｌｋｎｉｇｈｔｓ．Ｔｈｅｅｐｉｃｈａｓ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ｗｉｔｈｍｏｄｅｒｎ

Ｂｉｌｄｕｎｇｓｒｏｍａｎ．Ｔｈｅｈｅｒｏｇｒｏｗｓ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ｓｉｎｄｉｖｉｎｅｏｒｄｅｒ，ｂｙｗａｙｏｆｈｏｌｙ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ｒａｃｅ，ｗｉｔｈ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ｒａｔｈｅｒｔｈａｎｏｎ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ｙ．Ｔｈｅｔｉｍｅａｎｄｓｐａｃ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ｓａｌ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ｓｃｈａｔ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ＨｏｌｙＧｒａｉｌａｌｌｅｇｏｒｉｚｅｓｔｈｅ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ｇｏａｌｏｆ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ｅ．，ｔｈｅｓｅｃｕｌａｒｒｕｌｅ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ｂｙ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ａｒｚｉｖ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ｏｒａｌｏｆｔｈｅＨｏｌｙＧｒａ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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